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
舞。”正月里，我和妹妹带着轮椅，推
着因为腿疾行动不便的妈妈，前往白鹭
洲公园赏灯。我们特地挑选下午5点钟
前往，这样，可以目睹彩灯在黄昏的霞
彩中逐一亮起的梦幻时刻，在点灯的瞬
间，我们会目睹巨型的彩灯被逐一赋予
流转的眼波与绚烂的光影。

一到公园西门，就见一条飞龙灯盘
踞在阁台顶，龙头威猛，龙身蜿蜒曲
折。这条“多巴胺穿搭”的巨龙以银色
调为主，一部分龙鳞与飘扬的龙角、龙
须，渲染为粉紫色、蓝紫色与橙粉色，
当夜幕降临，龙被瞬间点亮之时，我们
才发现，灯组上的彩带犹如飘扬的丝
绸，这是一条身上搭着彩带的龙，霸气
神秘又不失飘逸神采。

妈妈仰望巨龙，孩子般地指给我
瞧：“龙好像在微笑，它似乎想起了

‘龙生’中的某一天，早已自立门户的
小龙们，都回来看它。这条祖奶奶龙变
年轻了。”

怎么解释龙的神态，其实折射的是
妈妈此刻的心情。

灯会中，处处都是举家前来的游
客，小男孩骑坐在爸爸的脖子上，小女
孩牵着妈妈的手，坐轮椅的老人家腿上
搭着御寒的小毯子，一个个都穿起最好
的中装棉袄，脖子上围着漂亮的小丝
巾，他们时不时要扬起脸来，与半蹲下
的媳妇孙女合影，大家都耐心地等着动
态化的灯组最美的那一面转过来。

我们一家与妈妈重聚在白鹭洲公

园，仿佛走在一幅梦幻画卷中。
没错，这次秦淮灯会的灵感，就来

自与《清明上河图》齐名的名画《上元
灯彩图》，这幅名作创作于明朝中晚
期，当时正值上元节，通衢大道，秦淮
河边的窄巷，都亮起彩灯，人们在赏花
灯、看热闹的同时，还走进店铺欣赏字
画，品头论足；或在摊位上把玩瓷器
等，侃价购买；一个销售乐器的摊主，
为了招徕顾客，竟悠然自得地弹起了三
弦。今天，彩灯的创作者们也依照画卷
上各种生活场景，沿着湖岸、廊桥布置
彩灯，弹着琵琶的仕女灯，正在唱戏的
梨园灯，幻变成龙的鲤鱼灯，象征好运
的九色神鹿灯，还有寓意“富甲天下”
的螃蟹灯，寓意“大展宏图”的兔子
灯，寓意“松鹤延年”的寿鹤灯，应有
尽有。一盏红珊瑚灯，比两层楼还要
高，珊瑚树下，灯彩艺人创造了真实又
梦幻的海底世界，呼吸吐纳的海葵、深
海发光的游鱼、摇曳烂漫的海藻，应有
尽有。妈妈调皮地伸出手去，捕捉一条
海底游鱼发出的宝蓝色的光，发出叹
息。是的，那光仿佛海里的星河，是会
让人做梦的，也是会让人叹气的。红珊
瑚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对象，
也是《上元灯彩图》中，象征晚明时期
贸易兴旺的细节之一，而今，它如梦如
幻，频频招手，将我们引入历史的长河
之中。

位于白鹭洲公园水上的鳌山灯，高
达13米，是此次灯会的重中之重。灯组
的设计灵感，来自我国上古神话传说

“巨鳌戴山”，鳌，就是古代中国传说中
的大海龟；“戴”，就是用头顶着的意
思。大鳌的头上顶着一座山，山中神仙
出没、彩云翻飞，通常用来比喻承受深
重的恩情，此外，鳌山灯从古至今，也
是国运昌盛、国泰民安的象征。此次，
公园里的鳌山灯意在还原那种“海上神
山”的唯美意境，整组灯悬浮在水面，
大鳌托举起多姿多彩的山石、草木与神
仙。妈妈在鳌山灯前的湖岸上驻留良
久，等着鳌山上的神仙转过脸来，好仔
细辨认他们是不是铁拐李、吕洞宾和何
仙姑。

华灯初上，鳌山灯的点点星火倒映
在白鹭洲的粼粼波光中，构成了一幅

“浮光跃金”的画卷。从 《上元灯彩
图》中，我们得知，明代灯会已经发育
十分成熟，趁着看灯，不少手艺人也前
来闹市卖艺，博得一声喝彩。角抵、蹴
鞠、说书、杂技等游艺活动，在《上元
灯彩图》的各个角落里交相呼应，让灯
市喧闹欢乐的气氛更有人情味儿。在白
鹭洲公园，我们也看到连排的杂耍人形
灯彩，吞剑、拿顶、顶碗、踩高跷等皆
有，十分生动。在声、光、电等科技手
段的呈现下，沉淀在历史深处的生活场
景缓缓走来，与当下的现实重叠碰撞，
妈妈不停地发出感叹：“也不知是我走
在电影里，还是戏台上，反正，故事很
多，眼睛都望不过来。”

我们替妈妈买了一盏鱼龙灯，她提
着，不时地来回摆动花灯，亦成了画中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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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笔

□明前茶带着妈妈去赏灯

□许海荣倒数第三排的阳光
说实话，我一直不太喜欢坐在第二

组倒数第三排的小男生。每天上午第三
节课，金色的阳光总会准时地透过窗户
照进教室，细碎地洒在课桌上、地面
上、学生的脸上，此时教室里的嬉闹和
嘈杂都被过滤了，余下的只有书香氤
氲。我真的很享受这一刻的宁静唯美，
可就是这个坐在第二组倒数第三排的小
男生，他习惯性地拿起反光的文具盒，
晃来晃去，晃得人眼睛发花，宁静被打
破了，教室里嘈杂的声音，像叽叽喳喳
的麻雀声，我一直怀疑他是故意的。

期中考试，小男生的成绩出奇的
差，我们决定进行一次家访，首站便是
小男生的家。这是我第一次到他的家，
低矮的活动板房，进门都得低着头。外
面一间是吃饭的地方，放着一张破旧的
老四方桌，桌子西边堆着捕鱼虾的地
笼；里面一间是睡觉的地方，南北各放
了一张床，换下的衣服挂在床头，被子
凌乱不堪。小男生的妈妈改嫁了，这个
简陋的活动板房里挤了三个男人：小男
生、他的弟弟、他的父亲。也许因为生
活艰难的缘故，他的父亲低着头，不停
地用手揉着红肿的眼睛，一声不吭。长
时间的沉默后，他的父亲从口袋里掏出
香烟，点上火，大口大口地吸烟，狭小
的空间顿时腾起了阵阵烟雾。这时，站
在我身后的小男生，走到他父亲的身
边，轻轻地说：“爸爸，老师在我们家
呢，能不抽烟吗？”我很诧异，在学校我
从来没有发现他主动关心过别人，可现
在他竟然顾及老师的感受，那一刻，我
心里暖暖的，真的很感动。我想：一个
人不管他住怎样的房子，穿怎样的衣
服，只要是善于为别人着想，关心他

人，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秋风渐凉，秋雨渐冷，教学楼走廊

上，不知谁随手扔的垃圾显得那么刺
眼。我准备请值日生课间打扫一下，可
连问了几遍，值日生不在班。这时，小
男生从我的身后一闪，快速地奔到走廊
上，麻利地捡起垃圾，扔到了垃圾箱
里。做完这一切后，轻松地拍了拍手，
接着他并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炫耀地
向我走来，等着老师表扬，而是三步并
作两步地朝操场跑去，好像故意躲着
我。看着他的背影，那一刻，我有点自
责。作为老师，把垃圾捡起来，做个表
率，可我为什么没有做到？学生能做
的，我为什么不能做？说老实话，对小
男生，我真得换个眼光和角度了。

开学后的第二天，我在图书室门口
遇到了小男生，看见我，他腼腆一笑，
从上衣左边的口袋里掏出了几颗大白兔
奶糖。“老师，您吃糖，
这糖可甜呢！”接过糖，
剥开糖纸，我慢慢品尝
着“大白兔”的味道，
渐渐地我觉得这是我吃
过的最甜的糖，那种酥
酥的、柔柔的深入骨髓
的甜。这时，下午的阳
光 斜 射 在 小 男 生 的 脸
上、身上，金闪闪的，
好看极了，我疑心这是
画里见过的场面。

毕淑敏曾说：“凡是
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
的。太阳一点点升起，
一点点落下；花一朵朵
开，一瓣瓣地落下。那

些急骤发生的自然变化，多是灾难。如
火山喷发、飓风、暴雨。”很多时候，我
们老师都急切地想要一个答案，但现实
告诉我们，操之过急总会失败。我们还
喜欢给学生贴各种各样的标签，然后自
以为是地进行各种苦口婆心的教育。在
教育学生的过程中，我们老师要学会慢
下来、静下来，尽量要少一点急功近
利，多一点对人成长规律、教育教学本
身规律的一种敬畏和尊重，那么我们的
教育可能会发展得更好。

那个以前让我感到厌烦的倒数第三
排的小男生已经彻底地走进了我心灵深
处，每天上午第三节课，金色的阳光透
过窗户照进教室，柔柔地洒在小男生的
身上。此刻，我想告诉所有人，每个孩
子都是天使，不管他来自哪个家庭，而
我更愿意做小男生成长道路上最温暖的
那束光。

飞龙上天 卢寅 摄

□
吕
荣
震

拜

年

拜年是中国
民间的传统习
俗，是中华文明
的一道风景，是
人们辞旧迎新、
相互表达美好祝
福的一种方式。

过去拜年，
给长辈送上一包
果子或麻饼，给
老长辈敬上一包
京果粉或台酥或
小红枣，即为大
礼。长辈给晚辈
包上一毛钱压岁
钱，晚辈们可高
兴得一夜难眠。

我的老家到
外婆娘舅家，有
30多华里的路程。祖母在我
出生前去世，因此，我对外祖
母及娘舅这边的感情更显得特
别重。所以我小时候尤其喜欢
往舅舅家跑。寒暑假几乎年年
都会去舅舅家，过年就更不用
提了。沙沟夏天的香瓜、撕皮
烂 （又称面瓜），冬天的春
卷、鸡丝炒粉、藕夹子、小麻
饼等美食，都一直是我忘不掉
的记忆。

正月初二，去外婆家给娘
舅拜年的风俗更是我忘不掉的
记忆……

小时候每年正月初二，我
都会受父母之命，从老家独自
一人肩背一个藤篓，装上父母
准备的几包茶食点心，步行
30 多华里，用半天多时间，
从高邮临泽沿着子婴河方向，
一路向东。经蒋沟，到朱堆，
过金桥，越大李，走仲寨，进
时堡，穿过无人区的芦苇荡，
再花上两分钱摆渡到沙沟，跨
过柴行桥，才到院内长着一棵
老石榴树的外婆家。为的就是
给外婆及娘舅们拜个年。这段
美差，直到71年我初中毕业
后，离家下放到500里外的江
苏连云港，才中断了这个使
命。

时间一晃数十年已过，当
我又回到了故乡，尤其是退休
后有空余时间，感恩的心情浓
了，给娘舅拜年的心境又复燃
了。所以近年来一直坚持逢年
必去，逢年必拜。

如今拜年已今非昔比：过
去肩背 10多斤茶食点心，走
30多华里土路。如今省道贯
穿两地，一路畅通；过去需步
行半天之多，如今自驾几十分
钟即可到达；过去沙沟四面环
水，断桥断路，必须乘木船摆
渡，才能进入古镇。如今虽仍
四面环水，但有桥有路，畅通
无阻。

今年初二，我又带着夫人
及弟弟一同去沙沟拜年了。当
我走上郝柏村先生捐资修建的

“外婆桥”时，脑海里思绪万
千……

拜年，是亲情的呼唤，是
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如今，
71岁的我仍有幸为81岁的舅舅
拜年祝福，是甥舅有幸，有
缘！

愿我给舅舅拜年直到永
远！

家乡有一种渔具叫花篮，好多人听不
明白，花篮不就是装了花的篮子嘛，这跟
捕鱼有什么关系呢？我第一次见识这种渔
具也有疑惑，可渔人说，从古到今都这么
叫的，还能改了不成？

花篮最初是用来捕鳜鱼的。渔人编好
两头留有洞口的竹笼，里面拴条活的小鲫
鱼（一根线扎住背鳍上的硬刺），将其沉入
水底。鳜鱼喜欢钻洞，偏爱活食，自然会
游进笼内，而洞口装了倒须，鳜鱼只能进
不能出。后来渔人图省事，不再用竹篾编
织花篮了，改用塑料网片替代，下篮时撒
些浸泡过的麦粒。原理虽说差不多，但鱼
是觅食时误入的。捕的也不是鳜鱼，而是
鲫鱼鲤鱼什么的。对渔人来说，管他哪种
方式哪个品种，捕到鱼才是硬道理。

鳖篮是花篮的一种。捕鱼的花篮不见
有谁叫鱼篮，但渔人对捕鳖的花篮一定称
之为鳖篮，当然也有直接就叫甲鱼篮的。
鳖篮看似一个整体，实为两个单体竹笼组
合而成。单体竹笼长度与直径均在50公分
上下，只是一头略微小点，大的一头设置
倒须。渔人将两个竹笼略小的一头重合卡
住，再别上一根竹签，以防滑脱。花篮捕
鳜鱼的诱饵是小鲫鱼，捕甲鱼则大都用猪
肝。有人说，甲鱼在水里看见猪肝，就像
人在暗夜看见灯笼，老远就感觉到了。事
实并非如此，吸引甲鱼的是气味，继而是

美食。小时候用缝衣针做鱼钩捕钓甲鱼，
把猪肝切成一条条穿到针上，完了到河边
洗手。手刚入水，小鱼就疯拥而来，叮食
粘在手上的猪肝黏液，痒酥酥的，甚至还
有大些的鱼“偷袭”，也不怕人。双手弯
曲，保持不动，然后猛一合拢，常会逮到
小鱼。由此可见猪肝的诱惑力该有多强
了。凡事不可绝对，除了猪肝，猪血或鸡
鸭鹅血也行，跟麸皮拌和，用纱布包裹，
同样可以达到诱鳖入篮的效果。

有了渔具，也配了诱饵，但未必就能
捕到甲鱼，你得知道哪里有甲鱼。老道的
渔人沿河走走看看，就能辨别有无甲鱼。
清水河边，如有甲鱼爬过，会留下清晰的
爪印。若是浑水，则要看仔细点，甲鱼有
埋泥的习性，藏身处会有沫花，鼻孔呼吸
也会冒出气泡。看出有无甲鱼固然好，但
渔人更多的是凭感觉，甚至随性而为。他
们相信，只要是甲鱼，它就无法抵御美味
的诱惑。

鳖篮多在夏季使用，此时甲鱼最为活
跃，也最为贪食。鳖篮通常张在水下1米左
右的“二道坎子”上，篮上扣个砖块，好
让它沉底。或许担心篮体显眼，渔人还会
盖些水草，以增强隐蔽性，减少甲鱼的警
觉。

张鳖篮的多半是看鱼塘的人，很少看
到正儿八经的渔民，也不见忙里偷闲的农

人，不知何故。看鱼塘的又分两类，一类
是看精养鱼池的，一类是看粗养河沟（或
庄塘）的。前者大都中年单身汉，鱼池边
搭个舍子，夜里当保安，白天帮主人打
杂。后者多是老年夫妇，舍子搭在拦河箔
口旁，门前架个绞关，有船来了放下拦
网，船过了再升起拦网，也叫“看口子”。
看口子的只管看口子，防偷盗另外有人，
叫“抄塘”的，也就是夜间巡塘。不管哪
类看鱼塘的，他们似乎有的是时间编鳖篮
张鳖篮。专业渔民也许嫌麻烦，折腾半天
就张了十只八只鳖篮，还不定能捕到甲
鱼。张小钩可能更便利，吃蚯蚓的鱼都能
上钩，大小通吃，渔民捕获甲鱼多数是这
种方式。农人呢，更愿意用猪肝穿针捕
钓，再不就用甲鱼枪“打”了。

即便是看鱼塘的，也不在自己看护的
鱼塘里张鳖篮，精养鱼池尤甚。因为偏爱
猪肝的不止甲鱼，是鱼都喜欢，你把鳖篮
张在鱼池里，主人固然没养甲鱼，但你捕
到放养的青鱼鲤鱼了，这算哪门子事？看
口子的还好，毕竟年纪大了，鳖篮里就是
钻进别的鱼，主人也会原谅，再说这本就
是广种薄收的事嘛。不过，他们知道避
嫌，只把鳖篮张到塘外的芦滩旁、河沟
边、垛田间。常常是这样，傍晚张下鳖
篮，早更去收篮，甲鱼是有几只，可别的
鱼也钻进去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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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红卫惊 蛰
二十四节令之二十一

美妙的沉睡，

是一场漫长的等待。

第一声春雷，

敲响时间的警世和轮回。

喜、怒、忧、思、悲、恐、惊，“惊”
者，人间七情之一也。《说文解字》曰：
惊，马骇也。从马、敬声。“蛰”者，冬季
藏伏于土中，不吃不喝的动物也。何能惊
蛰，天空之奏，春雷也。

雷随季节而分，天壤之别。宋代范大
成有“轻雷隐隐初惊蛰”之说，春雷，远
远的从天边而来，浩浩荡荡，它是用滚动
的方式踏过头顶，如同壮汉边走边推大洋
铁皮桶。

夏雷则不同，《七月十九日大风雨雷
电》：“雷车动地电火明，急雨遂作盆盎
倾。”天色突暗，雷声震耳，闪电刺目，暴
雨如注。轰轰隆隆地急奔，“哐当”一声，
响彻四周，好像击锣于头顶。时而击折树
木、坏败室屋，时而伤及人畜。人在天地
之间，物也，与动植物是一个“物”字。

村落里，打雷称响雷，下雨叫落雨。小时
候最喜欢下雨，下雨天，留客天，常有亲戚来
串门，有好吃的。最怕打雷，雷是看不见的，
只能听。躲在奶奶温暖的怀里，奶奶轻拍我
后背，闭着眼睛念《避雷经》：阿弥陀佛避雷
经，好人坏人要分清……奶奶念的经真好
听，一辈子也没听够。奶奶已经不在了，但她
告诉我，小满啊，人要孝顺，不孝顺响雷会打
头的啊！

“一百”这个数字是奶奶最高的幸福指
数，她时常念叨小满考一百分，我们家就
发大财了……当初就那么的不用心，每次
都让奶奶失望。奶奶，这次你放心，你说
的话，小满都记住，都刻在心里了，您放
一百个心。

写到这里想起个人，他姓吉，名祥。
跟我家隔条巷子，五十多岁，圆脸，大
耳，光头，矮矮胖胖，见人一脸笑。每次
看到他，都会不由联想到寺庙的弥勒佛。
多么富有寓意的名字，多么慈善的福相。
据传，他被雷打过三次，每次都差一点儿
被击中。最严重的一回，他在田野里拼命
地跑，雷紧跟着屁股追。

吉祥一生在庄上没做过什么坏事啊？
王瞎子说了，他上辈子坏事做尽，这辈子
是来还债的，如果再做坏事，早晚被雷打
死了。后来，吉祥搬到村里雨华庵，初
一、十五早晚准点敲钟，紧十八，慢十
八，中间十八徐徐发，两度共一百零八。
钟声悠扬、悦耳、静心。听说，苏州寒山
寺的钟声，缓急也是一样，不知真假。说
来费解，守庵的吉祥，雷再也没找过他。

民谚曰：春雷响，万物长。隐隐约约
的雷声中，最得意的属于野草，如同一群
没人管的顽童。远看草色近却无，空气中
弥漫着混和的泥土味。

沉睡的蚯蚓醒了，田埂边一坨坨小圆颗
粒，那是夜间拱出洞口的粪便。蛇和青蛙们
一块醒了吧，没有先后。青蛙要命，蛇要饱的
故事，又会一幕幕上演，这是大自然的生存
法则，也是节气的脚步，慢不得快不得等不
得。

噢，对了，醒了的还有癞蛤蟆。一副
懒散的样子，缓缓地在田埂中间爬行，从
不知道躲避行人。蛇不愿惹它，女孩们怕
它，我们一脚下去，踢得远远的，天大的
理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美得你。

人勤春来早。田野里，身影重重，理
墒沟、锄杂草、整田埂……实在没事，腋
下夹着外套，去空旷的田头河畔瞎逛，侧
头看天，低头自语。蹲下身来，抓块泥
土，手心搓搓，鼻尖嗅嗅，满眼欢心。这

个逛，跟逛街的感觉一样惬意。
爷爷说：惊蛰节，不能歇。这个时节翻土

地，就像给土地挠痒痒。挠痒痒舒服吗？那当
然了，爷爷最喜欢我给他挠痒痒。他后背宽
又硬，我挠上面，他说下面痒，我挠左边，他
说右边痒。爷爷眯着眼，乱指挥，我知道他是
故意的。挠完了，爷爷对着我的小手用嘴呵
气，表示奖赏，一口仙气三分钱，小满长大手
赚钱。爷爷给土地挠痒痒，土地给爷爷的奖
赏又是什么了？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
风”，南宋僧人志南的《绝句》。乡村的柳
树，可不是用来创作诗句的，木匠师傅用
它打椅子和板凳。柳树几株依水而栽，垂
长的枝条缀满嫩芽，随风舞动。我们没女
孩子们那份臭美的闲心，折几条柳枝，扎
成小圈，作伪装的帽子。放学期间，我们
上演八路军打伏击，匍匐前行。

有人传媚姨不但喜欢折柳枝绕成圈戴
在头上，还喜欢偷偷吃桃花。难道服用桃
花，有美容之效。反正庄上的小伙子们有
事没事跟在她屁股后面转，宛若丢了魂。
媚姨是村落的劫，桃花劫。哪张嘴说的，
谁也不承认，最后推到王瞎子身上。王瞎
子又看不见，他怎么会知晓村落的劫了？
有好事者曾悄悄探问王瞎子，他只笑不语。

村落的桃树不多，它们散落于圩堤和
河边，明理人瞧见便知不是有意栽植。一
株一株的分散，绿色的大地，清澈的流
水，粉红的枝头，像幅静默的水彩画。我
猜想，它们是不是某个时辰，无意间随手
扔下的一枚桃核生长而成？

我期待能拥有自己的桃树，尽情挥舞
自己的桃木剑。曾有预谋的在“大扁头”
屋后空地无数次丢过桃核，煎熬地等待，
结果大失所望。

父亲喜欢摆“桃李满天下”的谱，听

得耳朵根起了厚老茧，其实我更费解桃跟
李有什么关系？后来读到《乐府诗集·鸡
鸣》：“桃在露井上，李树在桃旁，虫来啮
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
相忘！”这才知晓，原来桃树跟李树是生死
之交，就像曾经的我跟礼官。可人啊，走
着走着就散了，而今村落里只有桃树没有
李树。礼官在外打工，春节也难得归来，
只有清明时回。

学校开学快个把星期了，新课本未曾
领到。教室里屁股坐不住，浑身不自在。
什么是自由？自由不是你干自己想干的
事，自由是可以不干自己不想干的事。

下午第一节课，窗外太阳暖暖地晒着，
人一舒服便想打瞌睡，眼睛皮会不由自主地
时时来个热情拥抱。语文老师李先生，天生
的多愁善感，可能受春色的熏陶，心花怒放
诗性大发，摇头晃脑地讲解：去年今日此门
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
依旧笑春风。四年级的学生，哪懂那份喜悦
与牵挂，无奈跟愁绪。

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呼噜声从窗角传
来，带有节奏感，“大扁头”正做着春秋大梦。
李先生眉头紧皱，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来。
从粉笔盒里挑出一小节，瞄了瞄，远远地抛
向“大扁头”。李先生的粉笔头真有眼睛，准
确无误地击中“大扁头”的脑袋，发出“咚”的
一声。“大扁头”醒了，嘴角挂着口水，目光呆
呆的。学生们捂起了嘴，“咯咯咯”地笑。

惊蛰的雷声，敲醒了沉睡的大地。李
先生的粉笔头，敲醒了沉睡的我们。其
实，他们都是天地间的敲钟人。

惊蛰期间，还有件大事。二月二，龙
抬头，找建武剃头，雷打不动。为什么二
月二，要剃头？也许，先辈们希望我们从
安逸中醒来，从头开始，迈向新一年艰辛
的旅程。


